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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关注人文精神是语文课程教学改革中的一个方向。教学改革中要注重教师人文精神的培养。教师人文精神的确立，教师人文教学理念的形成，教师人文精神在教学中的开展与运用及其教学效果都非常重要；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方式中需要在课前、课上、课后培养并提高自身人文素养。但人文精神在教与学中都与“现实”存有一定差距，与理想教育“成绩”有一定差距，这是一个需要探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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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育人文性是一个古老而年轻的课题。在新课程改革的进程中，我们越来越注意调动与发挥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的精神，每所学校也是发扬“以人为本”，“一切为了学生”的光荣传统。学生的主体地位越来越突出，这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也是新形式下教育理念的转变的具体表现。人文主义教育观，以人的和谐发展为目标，希望人的本性、人的尊严、人的潜能在教育过程中得到最大的实现和发展。人文主义教育在培养目标上注重个性发展，在教育教学方法上反对禁欲主义，尊重儿童天性，坚信通过教育这种后天的力量可以重塑个人、改造社会和自然，人的力量、人的价值被充分肯定。弘扬人文，不是在过去的基础上照抄，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出新，赋予时代的精神。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教育就是教人做人”，“教人化人”（陶行知）。一切教育的形成、方法、活动，教学的目标、内容、方法、评价，都是为了培养人，使人获得全面、健康的发展。那种“目中无人”式的研究学问的教育称不上是真正的教育。曾经在中央电教台的“5+2，我给老师打分”栏目中听到清华附中的一位语文老师这样说，一个成功的老师，首先应该学会的是教育，其次才是自己所任教的学科。语文老师责任更为重大。我们是否做到了从“人”的培养来关注“文”的教学？学生在学校的学习、生活，和他们后天步入社会后的成才都与自身人文修养的提高有密切的联系。学生的语文素养绝非一张试卷所能体现，语文教育的成功也绝不能被简单地定义为能背出多少首古诗，能识得多少汉字，能讲出多少部经典名著，人文精神的失落是我们时代的现象，中学教育中人文精神的缺失现象很严重，表现在以下几大方面：

（一）学校教育在改革理念的同时，仍存在很大弊端。社会对学校教育中人文精神的关注程度还远远不够。社会在关注教育，要求提高教育水平，培养创新人才，培养出适应时代需求的高素质人才，但是在考试指挥棒下，学校一方面在顺应大形势之下的教育改革，却总是被束缚住手脚，因此学校在常规教学中还是跟着试卷走。字词要落实，古诗文要背诵并默写。曾在《中华读书报》上看到过一篇有关中学文言文教学是否应该继续的讨论文章，其结果不言自明。我也就将此讨论编入开始学文言文单元之前的导入，学生们讨论后的结果是文言文教学可以进行，能否省略背诵这一关。而这与大考试卷上的古诗文默写是不相容的，如果关乎人文性，能否改为学生自己感兴趣的诗文，自主背诵？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也仅仅是学生与老师的讨论，而教学中学习中又多为无奈。学校提出的“为了学生的一切”能否真正落到实处，还需要靠社会教育观念的真正转变。每每在报纸上看到国外教育与中国教育比较时，心中徒生羡慕，总觉得我们的社会给学校、给老师、给学生的“自由”太少太少。

（二）教师在教学中对人文精神的忽视。长期以来的一种价值评判系统，让为人师们忽视了人文精神。语文教育就是教文育人。教学生学语文，不能是简单的听、说、读、写，还要培养学生的认识，情感，人格。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培养学生的个性发展。而许多老师因为成绩的压力，使语文课流于抓默写，教学方式简单，教学内容枯燥的形式教学。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完全被抛在脑后，与学生谈人生，交流思想，反倒感觉直犯“酸”劲。悲哉！新课程改革，重学生的参与，曾连听五节新课改的汇报课，结果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一节课的各种形式的讨论，好象如果没有讨论，这就不能称为新课改。学生也不知道自己在讨论什么，或者说这种讨论究竟有多大的价值，对提高学生能力究竟有多少帮助，只让人感觉到热闹后的空落。我们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真的不知道我们将处于习惯养成、性格形成的关键阶段的学生，放在了何种位置？语文教育功成何处？

（三）学生在学习的不自觉状态里，没有形成关注自我的习惯。中国的孩子，缺少对自我的关注。他们在小集团内也是以成绩好坏来结交朋友，成绩高于一切，而不是注重自己全面的发展，老师们喜欢的会学会玩会生活的“好学生”越来越少，而学生在自己的世界里也越来越少的去思考自己，哪里又能谈得上养成一种习惯呢？学会思考人生，这本身就是一种提高人文性的表现。他们并不知道阅读名著是与高尚灵魂对话后对自己人生的影响。

语文教育中，人文精神的缺失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受根深蒂固的一些思想、习惯的影响。今天，我们在新课程改革的大好形势下，抓住机遇，深化人文精神，弘扬人文精神，让我们的语文教育发挥它最大的功效，实现它人文学科的真正价值。一位前苏联莫斯科大学校长曾说：“人文学科的教育最终可以使学生丰富的感情世界和想象力得到发展，使他们用新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专业和整个世界”。

全国特级语文教师程红兵曾说：“人文性，从感性的层次来讲，是对人的理解，对人的容忍，对人的接纳，对人的尊重，对人的爱护和关怀；从理性的层面来讲，是对人终极价值的追寻，对人类命运的忧患。”作为语文教师而言，在新的教学改革中我们应该努力做到：

（一）师之人文精神的培养，师之人文关怀，师之人文精神的确立。捷克教育学家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说：“一切知识都是从感官开始的。”解释了激发情感，可以推动学生认知活动的原理。让我们从激发学生的兴趣出发，让他们真正意义上觉得语文就在身边，语文对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有着最积极的指导意义。这里，我想举我校一个班级为例。这个班级里，有一些成绩总是排在年级最后的同学，在一般老师的眼中，他们真的是无可救药了，但是每次去听他们班主任老师的语文课时，却发现，这些孩子们表现的是那样的积极，他们各抒己见，不甘示弱，原来这位语文老师在他们认识自我的单元活动中，说过一句话“在我的眼中，只有差别，没有差生。”而以后的学习生活中，他也是尊重和赏识这些成绩不好的同学。而这些同学在课堂上的发言往往都是最有见地的，因为他们的个性发展得到了正确的引导。我总爱到那个班级去听那位教师的课，因为总感觉那个课堂上的孩子们都对生活充满着热情，对未来充满着信心。他们的成绩虽然落后，但是明天的他们会健康的、向上的，发展的人。我想，语文课如果教会孩子们如何快乐的生活，什么才是人生真正的价值，怎样才能超越自我，那才是最大的成功。语文教师任重而道远。用人文情感去感化学生，让他们对生活永远充满热情，语文才不会离他们越来越远。

（二）师之人文教学理念，师之人文精神在教学中的开展与运用及其教学效果。曾经看过一个很有趣的报道，说美国有一位小学生的作文写得很有意思，几个男孩在芦苇中发现两只蛋，一大一小，大的像天鹅蛋，小的像蛇蛋，孩子们的看法各不一致，争论不休，于是就把两只蛋放在烘箱里去孵，当蛋壳快破的时候，大家紧张地盯着看，大的蛋先破了，出来的是克林顿，小的蛋也跟着破了，是莱温斯基。如果要我们来评价这篇学生作文，我们如何评价？是说它歪门邪道，还是说它胡思乱想？而美国老师则认为这是孩子想象力的超强发挥。真的很难想象中国老师对此文的评价，其实教师充分肯定的应当是孩子想象力，而这会给他们想象力的培养，个性思维的养成带来极大的好处。我们现在的教学，在高呼要改变填鸭式教学的同时，却将课堂变成了讨论的机械模板。比如，在教授《故宫博物院》这篇说明文时，我们一般都是从说明方法，说明顺序等方面去分析课文的，而在一所重点中学，老师在预习时布置的作业就是让学生回家后上网或者通过其他途径查找有关故宫博物院的资料。我想学生通过搜集，获得的知识是他们感兴趣的，也一定是属于他们的知识了，而不是被动的被老师牵引着去记忆。由此看来，关注人文精神，应该还反映在教学过程中的实效性上。

在教学中，不能压制孩子的思维，要鼓励他们多样性的思维形式。很多老师可能有同感，为什么越是到高年级，举手发言的同学越少，肯说肯讲的人越少。孩子们已经对这种讨论加讲解的模式烂熟于心，他们需要新鲜的思维，带动他们的热情和积极性。人是在成长的，学生是在成长的，我们老师的教学也应该注意并紧跟这种变化。把世界真正还给孩子，需要我们老师认真对待，认真思索每一个孩子。特别是我们不能对学生的幻想采取简单、粗暴的禁止、压制的办法，多一点同情心，多一点理解。

曾看到这样一段话：马林科维奇博士认为，亚洲的大学恐怕仍需花上20年的时间才能跃上世界级学府的地位，成为国际知名的大学，因为“亚洲一些国家如中国至今仍缺乏自由与开放式的追问风气。我们相信，必须等到亚洲地区普遍存在着学术自由风气，以及能够进行自由与开放式的追问后，才能有一流学府出现。因为我们绝对相信，学术界应该是自由而且不受拘束的。”马林科维奇博士的话可能有些偏激甚至带有偏见，但她所强调的“自由和开放式的追问风气”，恰恰是我们今天培养学生人文精神所不可缺少的教育民主的阳光。这种自由和开放式的教育是否应该从基础抓起？是否应该从现在抓起？中学阶段学习方式方法的养成，对以后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教师人文精神的确立，教师人文教学理念的形成，教师人文精神在教学中的开展与运用在语文教学中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让我们创造和谐，轻松的环境，让人文精神长存，还学生一方天，让他们的潜能在教育过程中得到最大的实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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